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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善良妇女在辽宁凌源市遭非法庭审





【明慧网】六十岁的张立斌女士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人，千里迢迢来到辽宁省凌源市照顾女儿临产。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她在凌钢小学附近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莫胡店派出所暴力抓捕及殴打，伤及手臂和腰腿部，并被送到朝阳市女子拘留所。


在朝阳市女子拘留所，张立斌被副所长高雅茹殴打，牙齿被打掉，血流如注，视力受损、记忆力减退。十五天后被转为刑事拘留，被送到朝阳市看守所。张立斌因抵制迫害，被看守所关禁闭。


张立斌在看守所身体状况很差，为此，女儿曾经向看守所和检察院要求变更强制措施，两个部门互相推诿，最终不予解决。


张立斌为抵制迫害，在非法提审中拒绝回答问题。国保大队警察陈志对她说：“你说了，三天就放，你不说，永远不放。”张立斌受其欺骗和威胁，按其诱导做了笔录。后来张立斌向检察院提出取消这次笔录，被检察院无理拒绝。


检察院曾因“证据不足”向公安局“退卷”，而国保大队警察陈志特意去了一趟朝阳市国保大队，做了一个所谓的“鉴定”，把张立斌家里搜出来的真相资料鉴定为“×教宣传品”。但是日期却是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的，是在张立斌被抓之前“鉴定”的，而检察院的王爱军却认为“证据”充分，向法院提起公诉。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凌源市法院在辽宁省朝阳市西大营子开庭，非法庭审张立斌。家属聘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


在这之前，律师曾经向法院递交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要求无罪释放张立斌申请书》，但法院并未依法受理。恶意举报张立斌的所谓“证人”黄立妍、张辉（系凌源市鸿凌社区工作人员）也并未依法出庭。


公诉人王爱军当庭询问张立斌：“什么时候开始炼法轮功？这些小册子是你散发的吗？”等很多问题，企图以此构陷张立斌，张立斌抵制迫害，拒绝回答。


律师认为：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中国国家出版新闻总署发布的第50号令，已经解除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均没有法轮功，这说明张立斌修炼法轮功、拥有法轮功出版物是合法的；而公诉人在起诉书中对张立斌指控的所有证据都是不成立的。


国保警察在张立斌家中搜查时，没有出示搜查证和扣押决定书，没有让张立斌清点和辨认搜查出来的物品，属于非法取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举报张立斌的所谓“证人”黄立妍、张辉（系凌源市鸿凌社区工作人员），证言前后不一致，不具真实性；关于证人严玲玲的证言（其实是伪造的，办案警察李海超欺骗其签名的），没有证明内容，而且严玲玲与被告人系母女关系，三个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张立斌的口供，是国保警察采用刑讯逼供和诱供的方式取得的，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辩护词中，律师还提到了警察刑讯逼供和朝阳市拘留所副所长高雅茹打掉张立斌牙齿一事。审判长王洪福试图掩盖警察的罪恶，说在看守所提审时，因为有隔离窗，办案人员和张立斌不可能有肢体接触，因此刑讯逼供是不存在的。他有意回避莫胡店派出所殴打张立斌、国保警察陈志对张立斌诱供、逼供及朝阳市拘留所高雅茹打掉张立斌牙齿的事实。


律师再一次提出对朝阳国保大队所谓“鉴定”的质疑，第一，朝阳国保大队没有鉴定资格；第二，鉴定日期早于张立斌被抓捕的日期，此鉴定与本案无关。公诉人王爱军一听，忙低头看案卷。审判长王洪福听了律师的话，一愣，他身边的陪审员忙拿来案卷查看。由此可见，他们对案卷、对律师之前递交的法律文书根本没有认真看过，所谓的公诉、庭审，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公诉人对张立斌非法提出量刑一至二年，庭审草草结束。


开庭之前，严玲玲曾经给审判长王洪福打过电话，说自己的母亲是无罪的，王洪福说：不是你说无罪就无罪。这个案子我说了算，除非你母亲“认罪”（意即放弃信仰）。休庭后，审判长王洪福私下跟律师说，这个案子，国外（法轮功学员）都给我打电话。


张立斌面对家庭矛盾，即使自己受了委屈，吃了亏，也总是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她心灵美好，道德高尚，却以六十岁高龄，被不明真相的社区工作人员及公检法共同陷害，多次遭凌源、朝阳警察殴打、折磨，面临着冤判。


张立斌的遭遇诚然使人同情，可是这些参与迫害者，处境更是令人担忧，他们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以为江泽民是他们永久的靠山，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于巨大危险之中。自古“善恶有报”是天理，若再无悔改之意，迫害“真、善、忍”修炼者的罪恶，终有一天要彻底清算。但愿在这一天来临之前，有更多的公检法人员能够认清邪恶，不再参与迫害，赎罪自新，为自己留下生命的希望。◇








文／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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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法修炼人的女儿的真情告白





【明慧网】编者的话：此文章是修炼人的女儿写于二零零四年，当时她写好后，自己就出去发，给了许多世人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妈妈（一位大法修炼人）在整理房间时，看到了这篇稿子，现投稿明慧网，与读者共享。


真情告白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人，我愿以我的人格、幸福乃至于我宝贵的青春和生命担保我所记录的文字的真实性，送给尚被迷雾笼罩的朋友们。惟愿我的真情告白能助您走出迷雾……


我的父亲正直、善良，受人尊敬，长期兢兢业业的工作累垮了原本健壮俊朗的他，十分严重的胃病经常折磨他；几十年怎么也戒不掉的烟瘾又使他的肺部和气管严重受创。当时风华正茂的他曾被病魔折腾得身心憔悴，很长一段时间，吃的药比饭还多，但怎么也无法根治，在相信医学的同时，也参加过当时比较流行的健身运动，却收效甚微。母亲也因长期的操劳而积劳成疾。当时我们原本幸福的家庭曾一度面临破碎的边缘，善良的母亲将希望寄托在对神佛的信仰上，曾经在一座比较有名气的寺院皈依。尽管如此，他们的病情仍旧不见好转……


直到1996年，母亲一位身患绝症的朋友在对现代医学和形形色色的气功疗法彻底失去信心之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修炼起了法轮大法，因而发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于是将法轮大法介绍给了我的母亲。我们的生活便展开了新的篇章。


从此，《转法轮》成为母亲每日的必读书目，“真、善、忍”成为其日常行为的准则，每日好几小时的打坐、炼功并没有令她减少对家庭重担的负荷，她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些令原本性格倔强的母亲在不知不觉中更加温柔、理性与善良。


母亲不断将自己修炼时的真实感受告诉我们，与母亲患难与共的父亲当时尽管对此仍有怀疑，但最终还是和母亲一起走进了炼功场。谁知法轮大法炼功场上传递的力量吸引了我那一直崇尚唯物主义的老党员父亲。我们惊喜地发现父亲那几十年怎么也戒不掉的烟瘾居然离他远去，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双亲开始同修法轮大法，他们经常和对方交流自己的亲身感受，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法轮大法好”，他们在修炼中一步步精進。


看到父母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身体更加健康，我们感到由衷地欣慰。我曾惊讶于法轮大法的威力，也曾读过《转法轮》，但长期受到的中国式唯物主义的教育使我难以对“神佛”的说法予以认同；又或许是由于工作太忙的缘故，我一直没能成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然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从1996年至今（注：2004年），父母已经修炼法轮大法8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么多年来，原本疾病缠身的他们竟然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就从没住过一次院，甚至没有吃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尽管在“消业”时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他们总算熬过了一关又一关，并没有因此耽误过工作和照顾家庭。


对人们有着如此神奇功效的高德大法，在父母及其同修们的争相传颂中，渐渐为许多人所认识，更多的人修炼起了法轮大法（听说，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人数超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这成为某些中国统治者的巨大心病。为此，这些中国统治者从1999年起，开始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污蔑法轮功、镇压法轮功学员、愚弄善良的人们。铺天盖地的、不切实际的反面宣传让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陷入了迷惑之中——怎么我们眼睛看到的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呢？共产党的媒体究竟在干什么？！


1999年至今，父母和同修们便一直走在为世人讲清真相的艰难的正法之路上。每当我看到一些尚在迷中的人们随手丢弃各种讲真相的宣传资料时，我十分难过。要知道那些都是由经济原本并不宽裕的法轮功学员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聚拢来自费印制的啊！


作为儿女，曾经悲观地认为，逐渐长大的我们会慢慢肩负起照顾久病不愈的双亲的重任，没料到在世人眼中本应逐渐老去的父母却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精神！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我们的负担，反而担负起照顾、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的责任，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一步一步迈向成功。


是法轮大法送给了我们再没有疾病缠身的双亲！是法轮大法让我们重新拥有幸福和美的家！


在此我用我的亲身体会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不要被别有用心的统治者制造的假相蒙蔽！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法轮大法会使你和你的家人朋友受益匪浅。我也将一如既往地为助父母讲清真相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后记


写此文时午夜时分，窗外电闪雷鸣，我无法入睡，耳畔常常响起孩子稚嫩的童音：妈妈，记住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看着孩子熟睡的脸蛋儿，我知道真、善、忍已深深扎根于他幼小的心田。明晨，我将指着天边的红日告诉他：雨过天空会更晴朗！我盼望着新的日出……◇





加拿大警官称赞法轮功





加拿大警官称赞法轮功





《九评共产党》一书引发退党大潮，截止2018年7月初，已有超过3.09亿人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